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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想過會得傑出獎，所以至今仍有些難以置信。最高興的是能為音

樂學界爭一口氣，讓這個弱勢的學科終於得到肯定。恰巧今年我的研究也正

好告一段落，加上過去總是默默耕耘，很少有機會跟音樂學以外的學者分享

我的研究，所以想先談談我對研究的態度，再回顧我的研究軌跡和心得。

回想起來，我對研究的興趣可能跟我從小喜歡玩拼圖有關。我喜歡拼

圖，是因為我享受拼圖的過程，尤其是找到那個 missing piece時的快感，而
非結果。

同樣的，我喜歡做研究，是因為做研究就像在拼圖一樣，必須從每片材

料中的蛛絲馬跡去找到線索，然後發現片與片的關係，最後拼湊成圖，找到

答案。所以材料是我研究的核心，理論只是輔助的工具。

我喜歡做研究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非常喜歡學新東西，而研究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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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斷的學習。知識的吸收和追求，就是我做研究的最大動力。有朋友笑

稱我是 「學術過動兒」，似乎是蠻貼切的形容詞。因為一旦我發現了一個有趣
的新材料，或是令我興奮的新研究趨勢，我就會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我是一個隨興的人，不擅長也不喜歡事先規劃，而且很容易對很多事物

產生好奇心，所以我的研究往往是隨著新材料和新研究趨勢的出現而跟著感

覺走。也因為我一直很幸運，所以能不斷發現新的材料和研究趨勢，並且與

自己的研究興趣結合。

很巧的是，我從 1983年開始做南管研究到現在，前後 33年，竟然剛好
就在差不多一半的地方出現了分水嶺。2000年之前，我的研究以南管為主。
2000年之後，我轉向日治時期臺灣音樂史的研究。更巧的是，這兩大階段又
各分為兩半，而且每半幾乎等長。冥冥之中，似乎一切自有安排。

1983年春，我的指導教授要我試著以南管作為期末報告題目。當時我對
南管一無所知，甚至沒聽過有南管這種音樂，卻不知原來自己很幸運地找到

了一生挖掘不完的寶庫。

剛開始接觸南管時，我感興趣的是南管樂理。我想知道，同一個門類下

的不同南管曲子究竟有什麼共通的特徵，讓它們都可以歸屬在那個門類之

下，但是又可以如何變化卻不至於影響它們作為該門類曲子的 identity。這是
我碩士和博士論文處理的問題，而我使用的方法是透過南管曲譜的分析，試

圖了解南管曲目的分類系統，以及南管樂人的音樂觀念和創作過程。

 1992年回臺任教之後，我開始把南管放回臺灣的脈絡重新認識它。因
為參與政府的一些計畫和審議工作，我注意到政府的介入對於南管生態所造

成的負面影響。1995年左右，由於對音樂社會史和地方音樂史產生興趣，因
此開始探索臺灣南管過去百年來的發展與文化政策和社會變遷的關係。但是

當時我對臺灣史所知有限，對於臺灣音樂史料也才剛接觸，再加上過去缺乏

史學訓練，因此除了仰賴口述歷史外，很難有所突破。1996起，我重拾之前
碩博士論文的研究，並將材料從已出版的南管曲譜延伸到南管手抄本，也將

收集範圍擴大到澎湖和菲律賓 （甚至緬甸）。但是由於我分析的曲子已經很少
有樂人能夠演奏，而純粹從曲譜去分析而聽不到實際的聲音，讓我感到索然

無味。更重要的是，做類似研究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很難找到對話的對象，

讓我更感到無力。

就在我的南管研究遇到瓶頸時，1996年秋的一趟日本之行為我帶來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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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機。當時我為臺大籌辦的音樂學研究所剛剛成立，而在思考其定位和方

向的過程中，我對臺灣甚至整個東亞的音樂研究學科史產生好奇，所以便趁

日本之行拜訪前輩，請教音樂學傳入日本的過程，也因而認識了劉麟玉。透

過她的引介，我開始接觸日本音樂學界中生代的著作，看到他們對於戰前日

本音樂學者調查活動的反思，深受啟發，但是也發現他們大多忽略了這些前

輩在臺灣的調查。

2000年，我嘗試以戰前日本音樂學者的臺灣音樂調查為題，做了前導性
的研究。隔年，劉麟玉邀我一起整理黑澤隆朝臺灣音樂調查的檔案資料，正

式開啟了我的日治時期研究。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日本音樂學者在太平洋戰

爭期間要進行臺灣民族音樂調查？音樂調查跟戰爭究竟有什麼關係？為了回

答這個問題，我利用各種史料和田野訪談，還原黑澤調查的始末和成果，並

嘗試從戰爭和殖民的角度以及原住民音樂調查史的脈絡，重新解讀其代表的

歷史意義。同時我也利用黑澤資料和其他史料，探討戰爭音樂體制下漢人音

樂的禁止和 「復活」 以及原住民音樂在日治時期的變遷。透過這個研究，我充
分享受了拼圖的樂趣，並深刻體會到過程的重要，因為如果不了解黑澤調查

的過程，就無法對其調查的結果做出適切的解讀。

2008年，經過八年努力，我終於將我的黑澤研究出版成書，並將黑澤錄
音復刻成 CD。這套 CD收錄了 1943年的原住民音樂和漢人音樂，並附上中
日英語唱片解說，其中有不少曲子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錄音，非常珍貴。

2009年起，我從黑澤研究延伸到唱片和廣播的研究，並以歷史錄音和報
紙作為主要材料，而這也恰好呼應了國際學界有關歷史錄音、唱片工業、聲

音研究的新興研究趨勢。在臺大圖書館和唱片收藏家的協助下，我展開閩臺

東南亞南管 78轉唱片的收集研究，也透過唱片聲音的分析，試圖 「聽見」 日
治時期臺灣樂人的音樂觀念和創作行為，其中還包括了南管樂人創作的臺語

流行歌，非常有趣。

2012年，我因為有幸取得三份新出土的唱片檔案資料，終於在唱片工業
研究上有了重要突破。我利用這些材料並配合其他不同史料，重建出日治時

期古倫美亞臺灣唱片的產製過程，並推論其產製策略。這些發現不但改寫了

過去對當時臺灣唱片工業的認知，更讓我再度體會到拼圖的樂趣和了解過程

的重要。

2014年，我把過去的研究整合起來，並加上我對南管廈語電影的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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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發現的新加坡報紙材料，為文探討南管百年來在閩臺東南亞閩僑社群之

間的傳播媒介和地域互動關係。這篇文章寫得非常辛苦，經過不少波折，終

於在今年四月刊登於英國的期刊。這是我研究生涯重要的里程碑，也代表對

我過去研究的一個總結。

同時，我與臺大圖書館合作多年的 「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 也
已大致完成，其中收錄了 35筆報導、二千多萬字的詮釋資料，現在正在做最
後校對。這個資料庫為日治時期臺灣音樂生活史的重建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但是因為牽涉到漢人、原住民、西洋、日本等不同族群的音樂，非常複雜多

元，有待更多人投入，一起參與這場龐大的拼圖工作。

接下來除了持續過去的研究，我希望能做一些與社會有較直接連結的工

作。同時我也想嘗試跨領域研究，希望能回答一些有關音樂與身心的基本問

題，尤其是我長久以來深感興趣的節奏／節拍／律動相關議題。 

最後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家人。我會透過研究，繼續享

受拼圖的樂趣，體會過程的重要，也希望臺灣音樂學的研究能讓更多人看見。


